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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林黛玉形象的神话因素
日本西南学院中文客座教授王孝廉先生说：神话是文学的母亲。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如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一般。盘古死后，头化为五岳，眼晴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然死了，可日月江海，人间万物之中，都有盘古的影子。
这段话生动形象地道出了我国神话对我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限于笔者学识，在这里，我只谈谈《红楼梦》中黛玉形象的神话因素。诚然，林黛玉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典型。据最接近曹雪芹的脂砚斋说，《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等，都是作者“目睹身亲”，采集了生活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然而，林黛玉这个现实主义的典型，与薛宝钗、王熙凤、探春、惜春等现实主义的典型相比，总给人的观感不同。她空灵蕴籍、婉雅风流，具有一种飘逸流动的神韵，哀艳绝世的诗情。宝玉一见她就誉她为“神仙似的妹妹”。

  林黛玉的形象为何给人以这样的观感，给宝玉以“神仙” 的印象呢？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林黛玉这个现实主义的典型身上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在塑造林黛玉这个形象时，受了古代神话的影响，杂取了古代神话中多个女神的形象。在林黛玉这个美丽动人的少女身上，晃动着我国神话中瑶姬、山鬼和湘妃三位女神的影子。神话中的瑶姬、山鬼、湘妃都美丽风韵、品性高洁、至情至悲。这些女神正与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相似。作者深深地爱着这些女神，把对女神的爱集中倾注到了林黛玉的身上。于是，作者花了十年时间，用他心上的血，眼中的泪绘出了林黛玉这样一个少女的形象。

一、形象的特质：集上古众女神神韵于一身

我们知道，林黛玉的前身是一颗绛珠仙草。小说第一回中这样叙述道：

那位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身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绛珠草，朱淡文先生在《红楼梦神话探源》一文中通过多方考证，发现它就是古代方士与诗人想象中的灵芝草，亦即古代神话中所记载的灵芝仙草，而这灵芝草，神话中记载是炎帝的季女瑶姬的精魂所化。

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

我们把这段神话与前面所引《红楼梦》第一回中的那段神话相比，发现瑶姬与黛玉两者都与灵芝草有关。而且瑶姬与黛玉两者的演化过程恰好成一种逆反状态：

瑶姬

巫山女神         灵芝仙草

灵芝仙草（绛珠草）         绛珠仙子         林黛玉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形象时确实借鉴了上面有关瑶姬的神话。《红楼梦》把林黛玉比成越国美女西施，“病如西子胜三分。”神话中的瑶姬亦有西施之形。有一段神话记载，楚王有一次梦见瑶姬，这瑶姬“暖乎若云，皎乎若星，将行未止，如浮忽停，楚王详而观之，有西施之形”。
瑶姬这“将行未止，如浮忽停”的风流蕴藉的神态和气韵与“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黛玉何其相似！瑶姬是巫山女神，这女神性情高洁，连她的座坛都一尘不染。

（巫山）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彗，有槁叶飞扬著坛上者，竹则因为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位性情高洁的清静女儿，她住在有千百竿翠竹掩映的潇湘馆。正是她，这位水作的清静女儿在《葬花辞》中唱出了“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曲沟”的千古绝唱。潇湘馆那秀丽纤细、孤直傲岸的竹子正是林黛玉高洁品格的象征。总之，瑶姬和黛玉，两者都有如西施般美好的体态，如翠竹般高洁的品格，有诗意般超然的神韵，二者的联系，似云中神龙，隐约而又清晰。

如果说瑶姬的影子在林黛玉身上还有隐约一面的话，那么，山鬼的影子在她身上则更为明显。这位屈原笔下的女神，其形貌和内心世界与林黛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山鬼她穿着雅致、眉目传情。“既含涕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窃窕。”（《山鬼》是屈原笔下的一首诗。刘城淮先生把它作为神话选入了他的《中国上古神话》一书中）充满着少女的情思和青春的光彩。林黛玉也是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林黛玉也是一位体态美好，天然有一段风韵的绝代佳人吗。山鬼栖身于竹林深处——余处幽美兮终不见天，林黛玉也正住在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山鬼对瞬息巨变的宇宙发出“岁既晏兮孰华予”的美人迟暮之感慨，林黛玉也面对流水落花唱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歌。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对自己的恋人有着一种缠绵生死、终生不化的深情，林黛玉也沉浸在情感的深海中，至死不渝。“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山鬼严正表明自己的清白和高洁，林黛玉也是抱定“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理想，发出“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深沉呼喊。      山鬼女神冰清玉洁，善良美丽，她渴望得到真诚的爱情，也十分恳挚地将自己的全部感情乃至精魂献给了所爱的人，“折芳馨兮遗所思”，同样，林黛玉也终生洁白、心地善良，她也渴望得到真诚的爱情，同样十分恳挚地把自己的全部感情乃至精魂——生命和眼泪献给了所爱的人。

美的形象、美的灵魂、美的情操，既是屈原笔下忠贞痴情的山鬼形象，也是曹雪芹笔下以泪还债的林姑娘的形象。我们完全可以说，山鬼和林黛玉都是性情高洁、美丽多情、寂寞忧伤、渴望爱情而又遭遇不幸的少女。显然，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形象时受了《山鬼》神话的影响。曹雪芹在《红楼梦》七十八回借贾宝玉之口提出了“远师楚人”的文学主张。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应是他效法的对象。

另外，我们在林黛玉身上还能看到湘妃的影子。最早神话中湘君、湘夫人分居两地，一年难得几回聚首。一次，彼此久等不至，互相寻求，生出许多波折，充分展现了夫妻的挚爱。自秦汉起，湘君、湘夫人的神话演变成了舜与湘妃的爱情传说。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形象时,受了上古神话及传说的影响。小说中把林黛玉比着潇湘妃子。那潇湘妃子的名号，正暗含着“斑竹一枝千滴泪”的痛苦和寂寞。林黛玉美丽多情，多愁善感，对爱情执着追求。她爱哭，“手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她的眼泪不光流得多，常常“自泪不干”这是为了酬答知已而“还泪”的。在三十四回的题帕诗中，黛玉公开宣称自己的眼泪和生命是为了宝玉一人，并以湘妃自喻：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

尺幅鲛鱼肖  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湘妃思念舜帝，泪洒斑竹，黛玉思念宝玉，泪洒斑斑，两者何其相似！很明显，在林黛玉这个绝代佳人的身上，有湘妃的影子在晃动。

二、创作潜意识：神化形象以引导接受心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这是黛玉《咏海棠》诗中的两句，黛玉正象海棠，作者集群芳之精髓，取瑶姬之神韵，偷山鬼之痴情，借湘妃之眼泪融于一炉，铸成了黛玉这座崭新的少女雕像。那么，作者为何以这三位女神与黛玉形象联系起来并与之融合呢？

（一）这种融合与黛玉形象的理想性及作者“白日梦”心理有关
林黛玉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天生貌美多情而又多才，自然率直敢哭而又敢爱。这样理想化的人物，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是难以找到的。封建社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显然，在这些封建礼教的压抑和禁锢下，女性的精神世界多是一片干涸的荒漠，其感情的大厦多是一座无情的庙宇。像黛玉这样理想的人物，只有在幻想的世界中才能找到，只能在神仙的境界中才能觅得。于是，作者把林黛玉这个人物与神仙联系起来。这种形象，其实是文人创作的一个较为常见的心态。文人为了满足接受的需要，往往喜欢将自己最喜爱、最理想的人物附上神奇的色彩。这些理想人物的诞生，不是星宿下凡，便是神仙转世，岳飞是大鹏鸟转世，薛仁贵是白虎星下凡，孙悟空是一只石猴。《水浒传》中的武松、李逵等英雄好汉也是天上的星宿降世。林黛玉是曹雪芹心目中最喜爱、最理想的人物，自然也是神仙下凡。以上这些人物非凡的来历与传奇的遭际，带有明显的神话孑遗。文人这种把理想人物与神仙联系起来的创作心态，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解释，就是作家“白日梦”心理的表现。

弗洛伊德称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是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欲望的另一形式的渲泄与满足。的确，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大观园的男女平等、自由、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他所生活的封建时代，是女性大悲剧的时代。自从“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后，
她们逐渐变成了奴隶和工具。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处于人格的最低等，她们不能享受正常人的权利和选择，不能自由恋爱，不能吟诗作文，这是一个畸形的男权社会。这种畸形化和片面化的病态，对于曹雪芹简直是一种沉重的压抑，必须有所渲泄和寻求。于是现实中找不到也不敢公开表露的东西，促使作家到现实以外的幻想中求得满足。恰当的办法，就是把现实中的女性推入神仙境界。曹雪芹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日本学者厨川百树说：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恼，正如在梦中，欲望便打扮改装出来似的。在文艺作品上，则身上裹了自然和人生的各种事象而出现。

（二）这种融合与作者的女性崇拜意识有关
女性崇拜，这是母系氏族时期一种普泛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自然会相应地反映在当时的主要文学形式上古神话之中，并通过上古神话这个载体传给世世代代的人们，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积淀成一种“潜意识”的东西。作为一个生活在文化传统中的作家，更是会有这种原始文化的积淀。在他们的作品中，这种原始文化常常会不自觉地显示出来。

荣格在谈到歌德创作《浮士德》时，说过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反映在上古神话中的女性崇拜这一集体潜意识的唤醒与推动，曹雪芹才创造出了《红楼梦》。

《红楼梦》弥漫着一种女性崇拜意识。作品首先从女娲神话写起，这正体现了作者的女性崇拜心理。在书中，作者曹雪芹高举女性的旗帜，把女性置于男性之上。“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情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借甄宝玉之口向世人宣称：“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更尊荣无比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这简直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把女性当成了神来崇拜。对众女儿尚且如此，对女儿国的“皇后”黛玉就更不用说了。书中的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化身，他最崇拜的女儿是林黛玉。他从未亵读过这位神灵。

如果说，宝玉在其他女性如袭人、宝钗面前，还有些不规矩，有些肉欲的话，那么，他在黛玉面前则十分虔诚，十分净化。如果说，整部《红楼梦》弥漫着一种女性崇拜意识，那么，黛玉形象就是作者女性崇拜心理的集中体现。任何崇拜，如果发展到极端，崇拜者就会把被崇拜者当成神来看待，曹雪芹正是把黛玉这位他极端崇拜的女性当成了一位神。这样，很自然，作者在塑造黛玉形象时，就采用了神话形象，采用神话中的女神形象是表达对女性特别崇拜的最好途径。因为“女性一旦被艺术想象置放在神的地位上，就具有与人保持某种距离或者隔绝的不可知性。就成了神话的化身的偶象意义的崇拜物。”

（三）这种融合与三位女神多情的特点及作者的创作主旨有关
如果说“白日梦”心理和女性崇拜心理的推动促使曹雪芹塑造黛玉形象时采用神话中的女神形象，那么，大旨谈情的创作主旨则决定了曹雪芹在采用女神形象时将选择瑶姬、山鬼、湘妃三位女神。上古神话中的女神，作为一个性的角色，大致有两类：一类女神的爱情生活一片空白，他们没有正常人的生理需求，多是作为自然力量的某种象征而出现，如西王母、常羲、女夷等。一类女神则很多情，她们敢于大胆流露儿女之真情，其热烈与执着，近乎人世间的风尘女子，并且具有人的容颜、仪态。瑶姬、山鬼、湘妃正是属于后一类女神。这后一类女神多情的特点，正符合曹雪芹“大旨谈情”的创作主旨。《红楼梦》正是要借“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在书中，作者把情上升到了存在的最高本位。“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情，与天地相始终。作者在第一回中公开宣布书中“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黛玉正是书中或情或痴的异样女子，是作者创作主旨的体现者。由于三位女神与黛玉在情感上有相互沟通的一面，故很容易使作者把三位女神与黛玉形象联系起来。

（四）这种融合与三位女神的悲剧命运及作者的悲剧美学追求有关
作者选取三位女神丰富林黛玉形象，除了她们在多情方面与黛玉有相互沟通的一面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们的悲剧命运与黛玉相同，瑶姬、山鬼、湘妃等三位女神是彻底的悲剧人物，瑶姬“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么执着，多么孤独。山鬼满怀喜悦，久久等待恋人前来幽会，在痴情的等待中，光阴流逝，韶华已过，苦恋着的爱人却始终没有出现。湘妃思念舜帝，泪洒斑竹，泪尽身亡，至诚如此，一往情深，着实令人泪下。三位女神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美，她们大胆狂热的追求，然而她们的追求如夸父追日，永远无法企及。

美的失败、美的毁灭，构成了一出出惨痛的人生悲剧。曹雪芹从这里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的力量，感受到了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力量与悲剧精神正和他所要创作的《红楼梦》的悲剧力量与悲剧精神息息相通。《红楼梦》是一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悲剧，是一出“彻头彻尾”的爱情悲剧。他第一次真正打破了孔子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一个“中和之美”的传统美学观念，打破了我国传统悲剧的“团圆之趣”，其结局与儒家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仪”完全相反，被王国维誉为是“悲剧之中的悲剧”。曹雪芹这种彻底的悲剧美学追求，固然是，而且主要是悲剧性时代赋予他的。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按照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去表现女性命运，从而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但他这种超越了自孔子以来的传统悲剧美学观念的彻底悲剧美学追求，可以说与上古神话的悲剧美学风格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上古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美学风格就是悲剧性。

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彻底的悲剧”，我看多少受了我国古代神话悲剧美学风格的影响。体现曹雪芹悲剧美学追求的林黛玉亦如三位女神一样，也是一位彻底的悲剧人物。她一生追求着宝玉，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她的追求亦如夸父追日，永远无法企及，最后泪尽而亡。她为爱而来，为爱而去。她用她短促的一生，唱出了中国妇女的悲歌。“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瑶姬、山鬼、湘妃，黛玉才是作者呼唤已久的情痴情种。她们才是曹雪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她们才是作者所要崇拜、所要歌颂的女性。

三、典型的意义：萃神女韵文化魂，张扬民主与人性

吕启祥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林黛玉背后站着一整个人物的系列。”我想，这一人物系列中，除了站着卓文君、崔莺莺、杜丽娘、赵飞燕等人物外，还站着瑶姬、山鬼、湘妃三位女神吧。的确，在这位少女的身上带着中国民族文化（包括古代神话）的长长的投影，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华萃精英。王昆仑同志说得好：“黛玉以前，中国原有着千千万万的局部的林黛玉，到了黛玉出现，那许多不完整的人物之情、之才、之貌、之思，就都汇流在这一个人物身上。黛玉之后，一个完整的黛玉之情、之才、之貌、之思，又分注到千千万万中国女性的身上去了。作者使黛玉这个典型结晶了过去一切‘春愁秋悲’闺阁女性之传统，然后又感染了以后一切‘工愁善病’之情操。于是黛玉忧郁，别人忧郁；黛玉哭泣，别人哭泣；黛玉失恋，别人难免生幻灭之感，黛玉死亡，许多人认为这是人间永久的遗恨。”一个多么典型、多么有魅力的形象啊。鲁迅曾总结过一个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那么，曹雪芹正是采用了这个方法，在现实人物的基础上，杂取多个女神合成了一个林黛玉。

黛玉的光辉形象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一种神化的表现，写出了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其意义更在于启迪人们通过对黛玉形象的感知，深刻认识到什么才是民主、自由与博爱，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可以说黛玉的形象对女性的解放，对冲破封建束缚和桎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魅力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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